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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我算不上
是对赵志刚最了解的
人，曾有过一次和他近
距离接触及深度合作，
还是30年前他主演《王
子复仇记》，我与袁雪芬
老师一起担任他的顾
问。然而，我对他50年
的艺术经历与成就却始
终极为关注，原因无他，
因为他是越剧发展史上
一位标志性的人物——
越剧男小生第一人。
赵志刚出道是在

20世纪80年代初，其时
越剧因改革开放而获得
复兴，以袁雪芬为代表
的著名艺术家们重登舞
台，引来观众如潮，盛极
一时。可很快，戏迷们
惊喜的目光投到了一个
年轻的男小生的身上：
1982年，20岁的赵志刚
以一部尹桂芳老师亲授
的《何文秀》倾倒了万千
越剧观众。随后，他主
演的尹派经典《浪荡子》《沙漠王子》
连续走红，很快被观众奉为“越剧王
子”，成了越剧新一代演员中最杰出
的代表。十分难得的是，赵志刚的
成功和艺术影响力全出自观众由衷
的口碑与赞赏。现在很多演员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非常依赖评奖，尤其
是梅花奖或白玉兰奖。赵志刚则有
所不同，他得这两个大奖都挺晚，获
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是在20世
纪90年代，获梅花奖更是要到2004
年的第21届。
赵志刚是一个志在超越自己的

艺术家，他的新努力是从现代戏开
始的。20世纪90年代初，他就投入
了一个题材颇为冷门的原创作品
《疯人院之恋》的创排演出。为了真
实动人地完成角色的创造，他深入
生活原型的身边，琢磨人物的感情
心理，还访问上海、浙江的精神病医
院，体验医生、病人特殊的生活环
境。然后，他将生活的启示融进唱
腔设计和表演，获得了表现现代人
物、现代生活的艺术感悟和经验，又
催生了他最成功的现代戏《家》。他
饰演的觉新将巴金原作里人物的内
敛、压抑、挣扎、痛苦与尹派的缠绵
深沉融合，创造了一个既有流派传
统特色，又有现代生活气质的艺术
形象，这是越剧现代戏作品的一大
收获。
赵志刚曾将热门网络小说《第

一次的亲密接触》改编成越剧，一
下子拉近了越剧和年轻人的距
离。而演出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
悲剧《哈姆雷特》的《王子复仇记》
是赵志刚的又一次自我挑战，我也
曾介入过此剧的创作过程。当时我
挺担心这部戏里一些脍炙人口的场
面和台词能否得到很好的呈现，比
如“tobe,ornottobe,thatisthe
question”这段独白怎么演？结果他
在盛夏酷暑的排练厅反复琢磨苦
练，借鉴了川剧、京剧的扇子功和一
些身段，结合了他自己念白、吟诵的
方法，毫不违和地解决了这个难点，
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该剧在
1994年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
上受到了观众和中外莎士比亚研究
专家的称赞。
赵志刚第四方面的探索是向兄

弟剧种汲取营养、拓展戏路：他与跨
剧种的导演谢平安、王晓鹰合作，先

后创排了《杨乃武》《赵氏孤儿》。他
希望自己不要局限于越剧风流小生
的固有形象，能创造更多具有丰富
人文内涵、更多不同性格和不同样
貌的艺术形象。
赵志刚最有想象力的艺术探索

当数他力推的“星·杂剧”。2009
年，一台《永不消逝的电波》由5个
剧种的6位获得梅花奖的演员同台
演出；时隔15年，在他从艺50年之
际，一台《伪装者》更是由10个剧种
的7位梅花奖演员分饰角色共同演
出。这两台剧目最引人瞩目也最难
能可贵之处是将不同剧种的唱腔、
音乐融为一体。
赵志刚永不停歇的努力探索未

必个个成功，但他多方面实践的经
验得失却是一种宝贵的积淀。这积
淀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成果：其一，
他不仅出色地传承了尹派唱腔委婉
舒展的韵味、深沉柔和的风格，成为
尹派唱腔的最佳传人，而且在发展
尹派特色方面作出了贡献。其二，
他积累了大量的创造角色的体会与
经验，因而他的舞台表演的情感投
入、节奏把握、身段处理、眼神运用，
已从年轻时的青春勃发达到了纯熟
自如的境界。在《伪装者》的演出
中，62岁的他饰演明楼，形象还是
那么挺拔英俊，举手投足间更有气
质、更有内涵。
前不久，他和方亚芬20年后再

度合演《红楼梦》，“金玉良缘”一场，
他演贾宝玉在调包婚礼前后的情感
突变，其戏剧节奏的把握、舞台动作
的幅度、心理逻辑的层次、唱腔台词
的力度，如波涛起伏，似风云骤变，
比起20年前更动人心魄，更催人泪
下，更有内心体验的真切，更有表现
手段的成熟。我在现场观看，颇为
感慨：志刚几十年的探索努力换来
的是他表演艺术的升华。

50年，半个世纪，赵志刚的戏
剧人生精彩、成功！固然也有过困
惑、沉寂。如今的他，虽年过60，但
风采依然。相信他在舞台上会继续
闪亮，给我们更多的惊喜。我衷心
期待。

上周末，室外零下1摄氏度的寒
意，未能阻挡观众涌入宛平剧院的热
情。老票友与新观众，在同一个时空
里等待着枣红色大幕的拉开，这不仅
是一出《霸王别姬》的演出，更是一场
跨越百年的艺术对话。史依弘饰演
的虞姬款款登台时，掌声雷动，而当
她的兰花指微微一翘，宛平剧院内瞬
间静默。资深戏迷知道，他们即将见
证的不仅是项羽与虞姬的生死别离，
更是梅兰芳京剧艺术在当代最完美
的呈现与突破。
要更好地理解史依弘今日的成

就，我们必须回溯到百年前那个戏剧
变革的时代。1922年2月15日，北京
第一舞台，梅兰芳先生与武生泰斗杨
小楼联袂上演新版《霸王别姬》，大获
成功。这一版之所以成为传世经典，
除了齐如山和吴震修两位历经4年
的文本创作和编撰，从明代沈采所编
的《千金记》加上《楚汉争》作为参考，
还有梅兰芳先生对于旦角在大英雄
戏里的人物丰满度，虞姬和霸王之间
的情感交流，和他独创的唱腔、身段
和手法的艺术突破，可以说他为京剧
旦角创造了全新的表演体系。
在1922年以前，《霸王别姬》（当

时多称《楚汉争》）本质上是“霸王
戏”，梅兰芳在与杨小楼合作时，敏锐
地意识到必须为虞姬构建完整的声
腔叙事体系，让她的声音不再只是霸
王英雄史诗的点缀，而是拥有自主灵
魂的悲剧抒怀。传统版本虞姬唱段
仅有零散西皮流水与散板，梅兰芳重
新设计为：“劝君王”西皮二六，成为
戏剧对白的歌唱化延伸——从“规
劝”升华为“平等对话”，是知音对英
雄的共情宽慰。这在当时可以说是
颠覆性的，比现在的说唱更有先锋
性。“看大王”创造性地用
南梆子轻快板式反衬沉重
心境，尤其是那一句“我这
里出帐外且散愁情”。“悲
歌”则创造了当时女性悲
剧美学的声腔典范反二
黄：将全剧情感推向巅峰
的独白空间，也将原本适
于男性浑厚嗓音的调式，
改造为符合旦角音域却保
持厚重感的“梅派反二
黄”。这一系列的结构调
整，使虞姬的声腔从“片
段”变为“脉络”，贯穿全剧
始终。
同时，这也是京剧史

上第一次将高难度身段与
完整唱段无缝融合，达到
唱做一体的时空重构。梅
兰芳设计的“舞剑呼吸
法”，将大段唱腔拆解为与
剑招对应的气口单元，根
据舞剑速度微调唱速。史
依弘的京剧时代，在完整
继承梅派声腔精髓基础
上，更多融入现代声乐的
呼吸支持，使长腔更稳，优
化了共鸣点的分配，使其
在剧场里的穿透力更强，
还更干净利落地在某些段落减少装饰音，使情感更直
接，表达更当代化。始终严格恪守梅派的“字正腔圆，
声情并茂”的核心美学，所有创新仍在“移步不换形”
的哲学框架内。当史依弘今日唱起“看大王在帐中和
衣睡稳”，她承接的不仅是一段旋律，更是一种用声音
捍卫角色灵魂的艺术传统。这一点还可以从她继承
和发扬了梅先生五十三式，看到更多京剧旦角表演美
学的微观宇宙。
梅兰芳在长期艺术实践中，系统整理并发展了五

十三式核心指法。史依弘完整地继
承梅派“一花一世界，一指一乾坤”的
指法。在她的指尖，我们看到这个
系统如何在当代继续生长。每一次
“思忖指”的轻抬，每一次“悲怆指”
的微颤，都不仅是在演绎角色，更是
在进行一场跨越百年的美学对话。
当得知垓下之围时，她的手指微微
颤抖，不是夸张的表演，而是内心的
震颤；为霸王斟酒时，手指的流转中
藏着万千不舍；最后的剑舞，手指与
剑柄的接触、分离、再接触，成为她内
心挣扎的外化。在“劝君王饮酒听虞
歌”一段中，她展现的“斟酒手”系列
动作——提壶手：三指虚提，小指微
翘，保持梅派经典的“虚中有实”；倾
酒手：手腕转度严格控制在45度，符
合梅派“圆融流畅”的美学；奉杯手：
双手捧杯时，手指呈莲花初绽状，传
承了梅派“敬而不卑”的气度。这些
细节，若非数十年功力，难以如此精
准而自然。更妙的是，通过虞姬的纤
纤玉“手”，间接地重塑了项羽。当
虞姬的手轻抚霸王战袍，我们感受
到的是铠甲下的血肉之躯；当她的
手为霸王拭汗，我们看到的不再是
神化的英雄，而是一个战败而疲惫
的男人。

在虞姬舞剑的情节中，手的姿态
就更有艺术突破，其根本的表演核心
就在于“刚柔并济，以手势叙情”。史
依弘的传承和创新，更在于——她借
鉴了现代舞蹈的肢体语言，更加强化
小关节的爆发力，在抛剑接剑时以指
尖弹拨剑柄，展现更精准的控制，也
更好地展示了刀马旦的功底。在保
留梅派经典的基础上，压缩手势的过
渡轨迹，使情绪的转折更加尖锐。虞
姬自刎前，传统“抖手”动作被她简化

为骤然握拳后五指绽开，
象征生命流逝的刹那。这
些细节的打磨赋予手势更
加与众不同的质感：握剑
时如拈细纱（这是虞姬对
霸王的柔情），挥剑时如执
千钧（这是内心对命运的
抉择），这种对比更加强化
了京剧原有的戏剧张力，
难怪赢来全场观众连绵不
断的掌声，尤其是年轻观
众的喜爱。这种从梅兰芳
先生创立的情感外化的手
势“形韵”到史依弘为其注
入现代心理学与跨文化
“灵魂”的深化，使经典角
色在100多年后的当代持
续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如果说梅兰芳创造了
虞姬之手的“语法”，那么
史依弘则在当代语境中为
其丰富了“词汇”与“修
辞”。当观众凝视那些在
舞台上灵动变幻的手指
时，他们看到的不仅是虞
姬的悲伤或贵妃的醉意，
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
精微、最为深刻的美学精
神——在极简中见丰富，

在程式内存自由，在传承中求创新。这或许就是梅派
指法体系最珍贵的启示：真正的传统，从来不是束缚
创造的枷锁，而是提供创造可能性的源泉。在保留梅
派神韵的前提下，她融入了现代人对情感表达更直
接、更具张力的需求。
史依弘的虞姬之手，从1922年梅兰芳的创举中

伸来，在2025年冬夜的上海，轻轻握住了传统与当
代，艺术与人心。这双手告诉我们：真正的经典，永远
在传承中生长，在创新中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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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新洋 摄


